【励志人生】

有所为，无所谓——对话孙俪

（一院李嘉烨推荐，2016年1月31日）

推荐理由：我不喜欢追星，但是很羡慕孙俪。前不久在一篇《不惧不惑，向阳而生》的文章中，我了解到孙俪如莲般的气质与享受生活、不争锋芒、安然若素的生活态度，让我很是敬佩。最近看了她领衔主演的《芈月传》，让我感慨万分，获益良多，从孙俪身上我学到了很多生活的智慧，从芈月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处事的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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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芈月”教会我很多事别那么care
人物周刊：据说《芈月传》开播前几天，你在家里把八十多集的戏一口气看完了？回看的感觉如何？有没有哪场戏把自己看哭了？

孙俪：我认为它肯定是个好作品，但能不能超越《甄嬛传》就不知道了，对我来讲，能超越自己的表演，我就满足了。
回看还是会感动，特别是跟春申君的感情，因为这两人一辈子都没在一块儿，但还是互相怀念、互相留恋，所以他们两人到后期的戏，每一场都很悲情，看得我还蛮难受的。
人物周刊：听说你到剧组开拍第一天演的就是和黄歇重逢那场重头戏？

孙俪：对，就在火堆边上，一场夜戏。虽然到剧组第一天，但你之前会有很多投入来准备剧本，为什么说演一个戏之前你会焦虑一段时间？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的准备在现场能否发挥好，能不能令导演满意、让对手感觉舒服。准备一个戏很多东西是很感性的，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，心理上的准备摸不着底，所以演一部戏我真的需要休息很久。虽然在一个剧组，但每天的戏都不一样，你每天要的情绪也都不一样，这个挺难的。
人物周刊：郑晓龙导演评价你这次表演芈月比甄嬛要成熟很多，而且更有力量，像义渠王死在朝堂上的那场戏，你的那种状态非常难得。
孙俪：我演那场戏的时候跟导演说，我不想嚎啕大哭，导演说如果你有合适的处理方法，可以不哭，因为我相信人在大悲的时候反而是哭不出来的。我经常看到一些人，纪录片里也好，或者身边的人，让我最感动的是那种发不出来的悲伤，就是心快要裂开的那种感觉。真能咧开嘴哭的，我觉得反而没那么伤心。那已经是情绪的破裂点了，你不会有时间去在乎自己的感觉。如果没有咧开嘴，一直还是埋着的感觉，它是个无底洞，你不知道她伤得有多深。朝堂上到最后那一刻，弓箭出去的时候，虽然刺死的是他。但伤的是我的心，这个女人真的要疯掉了，冲下去看着他，冲下去那段戏我觉得自己演了好久好久，到底多久我也不知道，然后就一直看着他。摸着他，你真的演的时候会有闪回，会想到你们的过往，然后摸着他就会很不舍。演的时候我没哭，但回看那段我真的觉得是内伤，所以后面一场戏芈月一夜白发，眼袋什么的都出来了。
人物周刊：戏里几场哭戏你的情绪挺到位的，记得刚出道那会儿看到其他演员要哭就能哭时还挺焦虑的，担心自己做不到……

孙俪：其实我现在在现场也有做不到的时候，经常有，需要导演等一等，再多给我点时间。很多时候看一场戏的剧本，我脑子里会有连环画，有时候这个画面真的和你拍的场景是一样的，有些可能不太一样，你也要跟着当时的情景转变自己。它要是一样的，就会很高兴。
人物周刊：这个剧本一遍读下来后，有没有什么场景有击中你的感觉？
孙俪：有场戏我跟黄歇见面，那时我已经执政了，然后黄歇来看我，我跟他讲，你好吗？因为很久没见了。他说，我挺好的。我说，你离我再近一点，我看不清你。他说，月儿就算闭着眼睛也能记得我的样子。我说，这些年我连自己都看不清了。然后我就哭了。他说，太后哭不得。我说，太后哭不得，月儿尚可哭。啊！真的挺难受的，最糟糕的是，演的时候那场戏拍了3个小时我们都演不出来。
人物周刊：看剧本的时候这段最打动你，但演的时候反而觉得很难？

孙俪：对，有个词儿叫用力过猛，因为你太重视这场戏了，我跟郑晓龙导演和黄轩都太喜欢这场戏了！但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天就中了邪了，演的时候反而怎么都演不出来，拍完我反而哭了，嚎啕大哭，因为那场戏需要很忍着的感觉，演完真的就忍不住了，哭得刹不住。
人物周刊：据说为了酝酿情绪，你们还都喝了点酒？

孙俪：对。喝酒可以让人安静下来。你知道现场拍戏环境不是这么安静的，无数人在你身边走，灯光师布光，录音师举话筒，地下还有打板的场记，工作人员弄道具，有时候还有群众演员，人多得要死，你根本没办法让自己放空，这就是让自己快速放松的一种方式。上次我跟师傅索达吉堪布说，有时候演戏就跟打坐一样，对学佛有好处。宗萨仁波切不就说，人间是剧场，每个人都在演自己的角色，有时候需要认真一点，有时候不需要那么认真，因为它毕竟是一出戏，总会有完结的那一刻，所以，看戏的人有时候很认真很投入，但你明明知道这就是一出戏，所以有时候生活当中不需要那么认真。
人物周刊：放下我执？

孙俪：对。演戏就是这样啊，你经常要走进一个人，然后随时要走出那个人。
人物周刊：演戏好比“代人生活”，有悟性的演员能从中洞察世情，汲取智慧。入行这些年出演这些角色，“她们”的处世哲学是否也会影响你？

孙俪：我以前不承认这点，就希望自己去贴近一个角色，塑造好“她”。过去老演员讲，你是怎样的人就会演出怎样的戏，我现在慢慢能理解这句话了。从《玉观音》到《芈月传》，我相信每个角色，你在思考她的过程当中，她多多少少会残留在你的性格当中，可能当时你没发觉，但某一天你在做某件事、思考某个问题时，会带着她的思维去处理。
不光角色，每个剧组都有不同的工作人员，你跟这些人的接触和交流，包括有时你对这个角色的期待，最终结果能否跟你的期待成正比，给你带来怎样的感受，这些都会让你成长。
《小姨多鹤》那么受关注，很多人也很喜欢，我们剧组拍完那戏还聚会了好几次，感情真的很好，所有人都觉得，孙俪这个戏一定会火！然后突然有一天告诉你不能上卫星电视，有一段时间真的会很失落，因为你心理预期认为这个东西会很好，所以这之后我就不给自己的任何戏做心理预期，就告诉自己，我演完了我高兴快乐就可以了，结果不是我能掌控的。《小姨多鹤》之后拍了《甄嬛传》，反而你不给它任何预期，它反响那么好，所以一个戏它的成长不光是在角色当中，戏内或者戏外一些事情的影响都有可能。
人物周刊：我看过你早年的拍摄手记，发现你很擅长分析，演戏过程中每个角色都会带给你灵魂上的一部分成长，“芈月”这个人物教会你什么？

孙俪：芈月教会我很多事不需要care那么多，当你成长到一定地步，你需要过滤掉很多东西，不需要什么都放在眼前去在乎，比如说对工作人员，以前对他们的很多细节都会很注意做得好不好，但现在我可能就会抓大面，能做好就行。
那些命很大、很硬的女人

人物周刊：你提到自己很喜欢刘镇伟导演的《越光宝盒》，那个戏让你把自己的天性打开了？你觉得自己天性的哪部分在戏里释放了？
孙俪：张扬的那部分。以前我是不会那么演戏的，可能以后也不会这样演，但我知道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，另外一种极端，我尝试过了。包括这次《恶棍天使》，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要去演这样扮丑的戏？但演员好玩儿的地方不就是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吗？我演得很快乐！
人物周刊：工作时间长了，现在还能像当初那样享受表演吗？
孙俪：我一定要喜欢才可以干这件事情，不喜欢，怎么都干不了。我现在不喜欢的工作就不做，因为知道我不喜欢就做不好，做了也会带情绪。
人物周刊：最忙最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？
孙俪：有过，生完小孩儿之后吧，有跟邓超讲过，我说现在我们都那么忙，小孩都那么小，我说要不然我就不干了，不拍了。然后邓超反而劝我，他说你不能不干，因为小孩儿总有一天会长大，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爱好，想干的事情，家里人包括我妈什么的都支持我去工作。
人物周刊：如何评价演员这个职业？对比早年入行那会儿和现在，评价会有所不同吗？
孙俪：非常辛苦，但它给你带来的快乐也不一样，而且收入还不一样呢！你要为之付出很多努力，不是光漂亮就可以了，它有很多内核的东西，包括我们现在演戏，对很多戏的处理方式，那都是你的人生经历告诉你的。每一场戏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每一天，我相信那都是命中注定的，我现在更愿意选择适合现在我自己的戏。
人物周刊：适合你现在这个状态的戏？
孙俪：具体我也说不出来，但你看剧本的时候会有感觉，就是对它会有特别大的好感。
人物周刊：通常怎样的剧本和角色会入你的法眼？你有哪些要求？
孙俪：很简单，其实就是有感觉，你在某方面跟她是有共鸣的，有可能是曾经的你，或者是你向往的你，或者是你爱慕但又做不到的一个你。
人物周刊：举例说说我们熟知的那些角色，和你刚刚所说的如何对应起来？
孙俪：大家都觉得《幸福像花儿一样》跟我很像，杜鹃跟我的经历挺像，因为她也是文艺兵。芈月一定是那个望尘莫及的、绝对做不到的我，（她是你期望的那个我吗？）也不太期望，未来的我也做不到，不可能。芈月身上有一股韧性，别的男性角色评论她吃软不怕硬，就是你跟我来硬的我不怕硬，她身上有很多坚韧的东西，也有打不死的小强那样的东西，她其实一开始在朝堂上是被很多人反驳的，她能坚持做下去，是有她的人格魅力，她的魅力会吸引你。
人物周刊：芈月这个吃软不怕硬的个性跟你自己像吗？
孙俪：像。你跟我来软的我可能会心软，你跟我来硬的我就比你更硬！
人物周刊：那甄嬛这个角色，是哪个你呢？
孙俪：甄嬛还不像芈月，就像郑晓龙导演说的，甄嬛的时候我还在演她，芈月的时候我就是她了，虽然芈月更难演，但芈月会让我有轻松感，甄嬛是我第一次演古装戏，对我来讲都是新的，还没有摸到那个脉，我演甄嬛还是摸那个脉的过程。每个戏的韵律不一样，你要找到它的节奏。拍芈月的时候，我大概知道古装戏的节奏是怎么样的，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表演、对角色的理解，就比甄嬛好进入。
当时选演甄嬛这个角色，说来很好笑，我还跟我的文学统筹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她说你为什么不能演啊，她觉得这个人物变化很大很好，我也从没演过这样的角色，我说但她戏里杀过人啊！？她就说，没事儿啊，她不是为杀而杀。我总结过我演的戏，每一部戏都是边上人全死了，最后只留我一个，《玉观音》也是，《上海滩》《甄嬛传》也是，最后就很孤独，反过来说，是命很大、很硬的人。
好多人都说 《小姨多鹤》 才是我的巅峰
人物周刊：你主演了这么多电视剧，我个人最喜欢《小姨多鹤》，感觉从这部电视剧开始，你的表演出现更多层次变化，演技也愈臻成熟。
孙俪：我也很喜欢《小姨多鹤》，其实好多人都觉得《小姨多鹤》才是我的巅峰，不是《甄嬛（传）》。
人物周刊：读剧本时的第一感受和印象？哪个情节最让你感动？
孙俪：每个戏都有个气场，你在读剧本时就知道自己会不会去演，你会有感觉的，我读了开头就很受触动，她被那个妈妈捡到以后的表情，她用模棱两可的日语跟那个妈妈交流，然后告诉她。
电视剧《小姨多鹤》三十多集的剧本，我是一气呵成看完的。看完跟导演聊了一次，先在电话里聊，聊了大概两小时，虽未见过面，感觉跟那个导演很契合，然后就答应演了。其实当时我的文学统筹挺犹豫的，她觉得这个审查有风险，确实它后来被禁播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但你要知道，它虽然没上卫视，在地方台播的时候，哇！收视率好到爆，特别在东三省。
人物周刊：有影迷评价，在这部苦情戏里，你的眼泪流得太让人心疼了。
孙俪：真的，拍《小姨多鹤》的时候，我经常有那种情不自禁的感觉。好多场戏导演都会过来劝我，他认为我投入自己的感情太多了，不是多鹤的感情，而是孙俪的，所以他让我往里收一收。特别有一场戏，我要去自杀，后来没死掉，洗澡的时候，我女儿拿了牛轧糖给我吃，说是废铁换的，那场戏第一遍我连台词都念不出来了，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导演第一遍让我把自己的情感消耗掉，然后用多鹤的情感去演，冷静一点。真的很少拍一部戏，导演跟你说哭戏你演得冷静一点，（笑）但那部戏真是。
我到现在都还记得，安建导演虽是男的，很多场哭戏他都情不自禁。有一场戏过年，他们一家四口上街买东西，前面两个孩子，多鹤提了一个小灯笼在后面一直跟着，导演看完那个镜头在现场就哭了，他觉得这个女人太不容易了，自己的孩子让别人去养，她还那么开心地跟在后头一路小跑颠着走。导演当时跟我讲，他看得好心酸，但我跟导演说，我不难受，我觉得多鹤就是这样，无论是叫小姨还是叫妈，只要她能跟他们在一块儿就可以了，其实她的命也是捡回来的，所以她对生活没有奢望，只要得到一点点她就有满满的幸福感，不那么演反而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很假。
人物周刊：你演了多鹤这样一个角色后，该是对日本女人的性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？
孙俪：很多我的朋友深入到日本，觉得它是一个很压抑的国家。你想每个人都那么谦和，人心里肯定会有欲望，总想爆发一下，他们不会，一直这样，所以那是一个自杀率很高、抑郁症发病率很高的国家，我觉得可能也跟他们从小培养的这种比较压抑的性格有关系。但现在的日本女性和小姨多鹤那样的还不一样，我见到的大多日本女性还是女强人，都很厉害的。
我平时真的不爱哭
人物周刊：都说你早上起来要先念经？
孙俪：拍戏的时候会念，化妆有时一两个小时，我就念经，《大悲咒》《心经》《百字明》《观音心咒》，都可以。我听，也跟着念，不是那种特别好的佛教徒学生，每天念什么都会记录，我就想到什么念什么。
人物周刊：你最早是怎么跟佛结缘的？
孙俪：我觉得我信佛是天生的。小时候我们住弄堂，有很多邻居，每年过年，邻居阿姨带我去玉佛寺烧香。以前去玉佛寺不像现在坐地铁这么方便，那时早上4点半、5点就要起床的，就觉得去那边我开心，很喜欢那个感觉，而且那地方感觉很安静，也没有人吵吵闹闹，虽然人很多，但每个人都很虔诚，只干自己的事情。到后来每年过年，大年初一那天，我必须要去玉佛寺烧香，那年才算开始过年了。现在我反而不去了，我更相信自己心里有就可以了，以前觉得拜一拜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好运，其实，以前是信佛，现在慢慢自己看书，希望学佛，得到的养分是不一样的，都是修自己的作为。
人物周刊：最近有什么感悟可以分享的？
孙俪：前两天我朋友在朋友圈发了一条，宗萨钦哲仁波切写的，说佛教徒通常认为佛是一个超人，他来了，就可以把我们的痛苦清除，这就是迷信嘛。这并不是佛去除痛苦的方法。佛去除痛苦是告诉你如何修心，如何去避免制造痛苦的成因，换句话说，佛并不是教你怎样去治疗痛苦，而是教你怎样去防止把痛苦制造出来。
人物周刊：你微博头像上那只小狗有什么来历吗？
孙俪：那是我们家的狗，名叫“折腾”，是海岩老师当年送我的，我演的《一米阳光》里还有它的身影呢，我和何润东送快递，送个蛋糕什么的，然后有一只狗跑过来，那就是我们家的“折腾”。其实它拍这张照片时已经十几岁了，但它三四年前去世了。“折腾”去世是一次医疗事故，它可能先天心脏窄小，医生打针时给它用了大狗的剂量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直到现在我都不能接我妈电话，因为我清楚记得，“折腾”死了以后我妈给我打电话，在电话里嚎啕大哭，感觉心脏都快受不了了。后来我就跟我妈讲，以后没什么事不要给我打电话，发短信、发微信就可以了，因为我现在看到她电话，突然两三个未接来电，就老害怕有什么事发生。
人物周刊：去世三四年了，但你一直把它放在微博头像上。
孙俪：是的，到今年，我们家最老的3只狗都去世了，我觉得我妈妈现在心态也调整过来了，其实每一次狗的去世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次成长。现在它们都埋在我们家院子里，每年它们的祭日我们还会给它们点个蜡烛、献束花啥的。
生命是个圆，当向阳而生
人物周刊：目前为止你读到的对你表演最称心的评价是什么？
孙俪：我不太会看说自己好的文章，觉得放糖的成分比较多，就像人们发一些好的点评，我经常会很直白地问他们，真实吗？包括那天邓超发了网上关于《恶棍天使》的数据，就说现在期待这个戏的值啊什么的，我也会问，真实吗？对，这方面我过于理智，因为我不太愿意用这种东西去蒙蔽自己，但如果对方很真诚地指出你表演的问题，我反而会看，比如网上有人觉得我的眼神很木讷，老搁那儿不动，有时候他们还会举例哪场戏哪个表情他们觉得很木很呆滞，我觉得要研究一下为什么会给人这样的感觉，就仔细回看那几场戏。为此我还跟邓导演特地聊过，包括我们拍《恶棍天使》的时候，有时他觉得我的表达还不够出来，但我认为我的心理状态都已经有了，他就认为你的心理状态，那些OS还是要外化，毕竟你是要用你的表演让对方去接受。所以慢慢我知道，自己心里有了那个感觉，但脸上或者肢体没有，大家还是不能感受到。看到这个评价以后，我就有一个念想放在心里，有时心里有十分，我可能要放四分在脸上，慢慢改变自己的一些表演方式。
人物周刊：往后有没有比较憧憬或想挑战的角色？
孙俪：最近还挺想演话剧的，随便什么角色，可能因为是上海人，我比较喜欢小资一点的，比如张小娴那些作品。电视剧的话，我特别想演一个老上海三四十年代的爱情故事， 因为之前演过《红粉世家》和《新上海滩》，但我不是很满意，没有很好地表达上海，若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演好，故事最好再带点谍战的味道，类似《色戒》、《风声》那种谍战戏。
人物周刊：最近有没有什么相中的本子？
孙俪：下面可能要接一个戏，但还不确定，朋友帮我看了下本子，评价还蛮高的。是很轻松的一个现代戏，比《辣妈正传》还轻松，没什么家长里短，类似80后的怀旧，一个台湾的翻拍戏。其实我很介意翻拍，但这个剧本写得非常好，不像别的翻拍，是真把那个剧本挪到这儿，很好地植入了我们大陆80后青年的一些思想，还挺有意思的，主要讲的是我这个年龄段未婚女性的一些困扰，可能很多是我也会有的困惑。
人物周刊：比如？
孙俪：比如突然变老了，有皱纹了，有斑了，你怎么去面对人家管你叫老女人管你叫阿姨啊？！它就是会很诙谐地去解决这些。
人物周刊：早年结婚前受访，你曾提到，“生命是一个圆”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对这句话的理解有何变化吗？
孙俪：这个感触是从佛书里来的。生命就是个轮回，其实轮回跟圆一样，你从这个起点走一圈还是要到那个终点。
人物周刊：你现在才三十几岁，觉得自己走到这个圆的哪个点了？
孙俪：（低头想了想）如果状态好了就是三分之一，说明你能活到90岁，状态不好就是两分之一，那已经要过半了，快要过去了！（笑）
人物周刊：你希望观众是记住孙俪还是记住你演的角色？
孙俪：记不记住都不重要，我没有那么在意这个，那天白眉说《红楼梦》，我觉得他说的那个挺有意思，就说林黛玉和薛宝钗她们属于两种生活状态的人，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讲，他说林黛玉呢，就属于那种状态，反正结果都是一样的，说得悲观一点，反正人到头来都是个死，那为什么还要参加各种party和聚会？没必要！那薛宝钗的人生就觉得，反正人到头来都是个死，还不如快快乐乐去躁它，这就是两种人生状态。
人物周刊：那你觉得自己是哪种？
孙俪：或许介于林黛玉和薛宝钗中间吧，也没林那么悲，毕竟我对很多事情还是很有热情的，但对于聚会，类似各种party、卡拉OK局啊，我是完完全全不喜欢的。
人物周刊：如果拿一种花来自比，你觉得你像哪种花？
孙俪：满天星，它在一束花中不是最重要的，但它是不可缺的，会给所有花带来很多点缀。也像向日葵，满天星可能属于我在家里的状态，向日葵是我自己对自己的状态，就是喜欢阳光、有朝气的那种。太阳是很好的情绪调理机，以前太阳对我来讲等同于紫外线和脸上长斑，但现在它等同于成长、温暖和快乐。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自腾讯网-订阅-新闻-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1月13日，作者李乃清，发自上海）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6年2月5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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